
土耳其原本属

于最接近发达国

家的发展中国家，

委内瑞拉原本是靠石油发展起

来的强盛的国度。那么，他们是

如何一步一步地从天堂走下地

狱的呢？这两个国家过山车一

样的经济发展历程，能给我们

中国哪些借鉴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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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减税的现实意义

■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九霖

杨伟民：企业没有活力，谈什么宏观政策

都没有意义

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语重心长地说：

“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可以是多收钱多支出，也

可以少收钱，把钱留给企业、居民、市场主体，

让他们决定该怎么样花。决定 13亿人和 1 亿

市场主体的钱该怎么样花，搞得清楚吗？这不

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大幅度减少政

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的要求。”

杨伟民直言：“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

提出稳定宏观税负，但凭直观的感觉来看，财

政收入占比和中央财政占比在大幅度提高，

而且提高的速度很快。”

减税是必须的，减税、减费，最后消灭费，

这是长远的方向。我们要从长远的国家竞争

力的角度来考虑发展的问题。

从宏观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占 GDP 的比

重大部分提高，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

央财政有段日子很难过，因此当时出台了税

改和财税改革的方针：提高两个比重。提高财

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

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但这两个比重一

直没有改。”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宏观税负还是

在增加，我觉得应该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因

为是一个基本目标、原则。无论是改任何一个

税，到底是降低、提高，还是稳定了宏观税负，

应该从这样的大目标来看：为什么这样做？

中国经济从过去的主要依靠投资、出口

转向主要依靠消费来拉动，是这样大的方针，

现在改革还没有到位。

“财政制度存有问题，降成本不是企业内

部的成本怎么样降，而是全社会宏观的成本

怎么样降。”杨伟民指出，其实地方债务问题

的根源在于财税制度不合理。“财权和事权不

匹配，地方政府承担很多事，但是没有财权，

财政部给你财力，后面发下去，造成很大的浪

费。然后工业去补贴、增加支出，不愿意去减

税。减税更多是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因为供给

侧改革的目的是增加三大主题的活力，国企、

民企、外企。

杨伟民呼吁，减税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制造业增

值税的税率。

“金融业收入那么高，金融业占 GDP 的

比例、金融业的利润也很高，上市公司中几个

银行的利润超过其他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

但金融业税率是 6%，这不合理。那么高的利

润，那么低的税率。高技术企业却要交 15%所

得税，制造业 16%，是否合理？等于是压制造

业，鼓励金融业。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愿意把钱

投到金融业，税少，利润高。”

徐林：中国企业税收的痛苦感比较高，应

该为企业进一步减税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

林在南开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中

国减税的空间是有的，特别是给企业减税。我

们看一个国家企业的税负是看它和别的国家

之间在进行比较之后，是否具有竞争力。

拿中国的税收制度和美国比，中国的企

业除了要交所得税还要交增值税，所得税和

增值税不一样，企业盈利就交，亏损了没有所

得就不用交，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增值税是

流转税，只要企业开张运营就要交，亏损了也

要交。

我们与美国相比要多交一个税，同时企

业的所得税比美国现在要高。特朗普减税后，

美国企业税降到 21%，我们是 25%。再加上增

值税，虽然可以抵扣一部分，但是不是所有的

可以抵扣。这样弄下来之后，中国企业税收的

痛苦感比较高，我不单纯的主张积极的财政

政策一定要扩大政府支出，但是应该为企业

进一步减税。营改增的方案里面有值得进一

步完善的地方，因为不是所有的服务行业的

企业都通过营改增减少了税收，有的还增加

了税收。比如抵扣比较少的服务业企业，税收

反而增加。

张岸元：税收体制改革难度大

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在南开金

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美国减税减的

是所得税，如果减了所得税之后，马上反映企

业的变化，更容易在金融市场得到直接的反

映。中国也在减税，但是减的是增值税，环环

抵扣，因此这两个税制上的差异导致不同。

按照三档变两档推进，原来是 17%、11%
和 6%，意味着中间的 11%要被下拉。但是后

来这个方案显然太困难，做这么大的增值税

改革有很大的困难，把 17%拉到 16%，11%拉

到 10%，是过渡方案，中国的财政要过日子。

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难度比较大，有可能年

度就到此为止。

中国个人税收的税率最高是 45%，但这

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综合征收个税的事情，

我估计三五年很难落实，太复杂了。我自己跑

一些企业，与加强税收征管相比，减税有限，

这也是导致今年不管个税还是各种税收大幅

上升的原因。

范小云：中国当前有效的减税空间可能

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金融

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在南开金融首席经

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减税的目标必要性没

有问题，但是有效的减税空间可能还值得

怀疑。

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我个人觉得应该

有更大力度的减税来支持有效需求的持续增

长。还有一个紧迫原因是，进入 2018年之后，

企业的债务不断地爆发出来，反映出了重要

的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我们的企业

它的成本、负担很重。因此我们看到在现在强

监管、金融去杠杆、金融紧缩等等的环境之

下，企业的债务毁约也不断地爆发，减税的事

情更加的迫切。

缴文超：民营企业可持续性的问题一直

被忽视

万联证券研究所所长缴文超在南开金融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其实很多问题过

去都是忽视了整个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可持续

性的问题，包括教育在整个资本运作的过程。

A 股当中究竟能出几个企业家？很多没

有，很多来 A 股是希望通过资本运作的形式

来赚一笔钱，很少看到 A 股的企业家真正的

经营企业，从百年企业经营下去。从长期的趋

势来看，股市的好转要到 2019 年以后才看

到。

我之前给营业部讲课的时候，很多营业

部没有钱，反映到现在的日均成交量，今年 6
月份出来之后，全行业的增长都是负增长，即

大家流传的所有证券公司在裁员降薪。为什

么出现这种问题？今年的股市其实消灭了很

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至少从目前来看，我认

为 A 股当中绝大部分账户目前处于消沉或者

僵尸的状态。

竺劲：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直接税体系到

间接税体系的变革

东方证券房地产及中小市值团队负责

人、房地产行业首席分析师竺劲在南开金融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现在税改的目标，

可能还是以降低企业的负担为主要的方向，

这可能是来提高整体的经济活力，比较大的

一个方向。

第二个，从我的层面看，现在中国从时间

点上很像美国 1910 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美国

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从间接税体系向直接税

体系转变。

未来整个经济生活和经济的发展都会有

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可能未来高收入人群的

税负会有所提高，收入较低的阶层税负有所

下降；整体上对于经济来说，的确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带动消费需求进一步的增长。未来税

改对供给侧改革、加大消费来说有比较关键

的作用。 渊宗禾冤

最近，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和横跨欧亚大

陆的国家土耳其发生的危机，颇为引人关注，

人们都在担心他们的危机会不会像当年的欧

债危机那样蔓延至全球。

委内瑞拉恶性膨胀，货币贬值，一杯咖啡

的价格居然从 2300 玻利瓦尔币涨到了 200
万玻利瓦尔币；其物资匮乏的程度，连药店、

超市的货架上都是空荡荡的，以至中产阶级

都饿倒在垃圾推里捡吃的；社会治安恶化，暴

力犯罪猖獗，发给孩子的免费午餐也遭到哄

抢，警察白天当差晚上成了劫匪。自 2014 年

经济危机以来，委内瑞拉的“极端贫困”人口

已经增加了 53%。有人形容说，委内瑞拉是

20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大规模的崩溃。

在土耳其，虽然总统埃尔多安上台后，一

直维持 6%—10%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土耳其

不是依靠创新与内需而发展的，而是高度地

依赖外国资本。截至 2017 年底，土耳其企业

部门的外汇债务已经攀升至 3280 亿美元的

高位。经常账户的赤字 500 亿美元，而土耳其

央行持有净国际储备仅 450 亿美元。土耳其

债务与 GDP 的比值高达 70%。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土耳其原本属于最

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原本

是靠石油发展起来的强盛的国度。那么，它们

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从天堂走下地狱的呢？这

两个国家过山车一样的经济发展历程，能给

我们中国哪些借鉴呢？

尽管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的危机分别存在

各自的原因，引发危机的导火线也不同，但从

总结教训以便获得启示的角度出发，它们的

确存在很多共同之处。除了这两个国家在政

治上的强人统治和乌托邦式的理念之外，它

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高通胀、高债务和缺乏

支柱性产业，即整个国家都没有形成核心竞

争力。

委内瑞拉自查韦斯统治以来，一方面实

行强人政治，另一方面实施不切实际的高福

利制度。但查韦斯幸运，在其统治时期，高油

价为委内瑞拉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但随着后

来油价的暴跌，政府收入锐减。为弥补财政赤

字，委内瑞拉央行不得不开动印钞机，泛滥发

行货币的结果，自然造成了通胀的飙升。

而货币的急剧贬值，造成了民众收入的

大幅下降，失业率也不断抬升，大量资本加速

外逃，委内瑞拉本来就不多的外汇储备很快

接近耗干，这又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地加剧

了货币的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今

年 年 底 ， 委 内 瑞 拉 的 通 胀 率 将 高 达

1000000%，逼近人类通胀史上的最高水平。

过去四年，委内瑞拉的 GDP 大跌了 35%，比

美国大萧条时期还要恐怖。

委内瑞拉的支柱产业是石油，它拥有全

球最大的原油储量，比沙特还要多，差不多相

当于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储量之和，是俄罗斯

的三倍。委内瑞拉长期寄生于石油，没有发展

起自己的民族工业。委内瑞拉超过 2/3 的商

品都依靠进口，成了南美少数的几个连农产

品都要进口的国家。

石油价格的下跌和美国的制裁，成了压

死委内瑞拉的最后一根稻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被美国《时代周

刊》称为“中东之王”，被该国反对派称为“土

耳其第一狂人。”其政治野心是恢复昔日奥

斯曼帝国的辉煌与荣光。

在过去的 11 年里，埃尔多安采取了一系

列的激进措施，促使土尔其的 GDP 年大幅增

长，最高时达到 11.11%，一度超过中国的增

长速度。除了 2009 年因为经济危机出现下滑

之外，埃尔多安统治期间的大多数年份里，土

耳其的增长都维持在 6%以上，跑赢了绝大多

数中等收入国家。2017 年，土耳其的人均

GDP 为 10512 美元，位居全球第 63 位，比中

国的 71 位的 8643 美元高出不少，也高过马

来西亚、墨西哥和巴西。

但是，土耳其的增长方式非常简单、极为

粗暴，那就是：通过印钱，刺激增长。从 2003
年至今，土耳其的 M2 增加了 24 倍。

与此同时，土耳其外债高筑。根据世界银

行的统计，土耳其 2017 年的 GDP 仅为 8495
亿美元，其外债约占 GDP 的 55%。2018 年第

一季度，外债总额达到 4667 亿美元。而土耳

其的外汇储备却只有 1350 亿美元，连偿付外

债和经常账户赤字的一半都不够。

今年 7 月，土耳其的通胀率达到 12 年的

新高，达到了 15.85%。高通胀也增加了土耳

其的借钱难度。到 2017 年底，土耳其银行利

率一路飙到了 17.75%。

土耳其的旅游、银行、建筑业较发达；但

工业较落后，产业部门不全，生产工艺及其技

术水平较低，唯制衣业较发达；农业以麦子、

棉花、橄榄、烟叶、茶叶、豆类植物生产为主，

机械化水平不高。

房地产早已成为土耳其的支柱产业。

2018 年第一季度，建筑业的增长率为 6.9%，

非常接近 7.4%的 GDP 增长率。土耳其的房地

产价格指数，一再迎来大爆发。它从 2008 年

不到 2000 亿的总量，一直涨到了如今的 1.2
万亿，10年间上涨了 6 倍还多。可是，在过去

的两个月里，土耳其的房价平均已经下降

30%。今年以来，房价已经降了近 60%。

由于除房地产之外，土耳其没有其他核

心产业，美国稍一制裁就让其风雨飘摇。与委

内瑞拉和土耳其比较起来，中国具有不少相

似之处，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主要在于超发货币。从 1996年

到 2016 年 2 月底，我国 M2 的总量是 1995 年

年底的 23.5 倍，年复合增长率为 16.8%。而同

期美国的 M2 总量却是 1995 年年底的 3.4
倍，年复合增长率为 6.35%。最近两年，在去

杠杆的大背景下，我国的 M2 增速有所放缓，

但仍然明显高于我国 GDP 的增速和美国 M2
的增速。有人据此计算后，认为人民币对美元

汇率应该是 60：1。但因为股市和楼市积压了

大量的资金，达到这个程度的可能性几乎不

存在。

我国与委内瑞拉和土耳其不同的地方很

多，也十分明显。最主要的体现在，经过改革

开放 40 年来的洗礼，中国已经建立了种类庞

大而齐全的工业体系。尽管中国的印钞也带

来了通货膨胀、房价飙升等问题，但是印钞后

的投资也给工业体系带来了新的活力，让其

变得成熟和高效，而工业体系所带来的生产

升级又促使中国的经济进一步稳固，为社会

所带来的财富总量也不断增加，这样，又将货

币超发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房价上涨做了消

减。

为了吸取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的教训，我

国在挤掉地产和金融泡沫，优化债务结构，控

制货币超发的同时，要在 3 个方面苦下功夫、

做好功课———这也是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战的

良方：发展高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高度发

达的金融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我国早已形成了

共识。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

舒尔茨所做出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战后农业

生产的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仅为

20%，其余的 80%是由科学技术引起的。但

是，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起步晚、投入

不足、发展不平衡、核心技术缺乏和对 GDP
的贡献不足等问题。

在一些创新型的国家中，科技创新对

GDP 的贡献率高达 70%以上，而美国和德国

甚至高达 80%。 截止 2017 年，中国的科技

创新对 GDP 的贡献率却只有 40%左右。而

且，我国缺乏关键技术。以手机为例，有人形

象地说，我国的手机无脸、无脑、无心，即人脸

识别、后台运营和核心芯片都不能自主生产。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打击，就是极其现实的事

例。

自 18 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

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

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

强盛。打造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高端制造

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

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在激光、微晶

钢、通讯、航天、高铁等制造方面，目前处于世

界超一流水平，而在其他的重工、轻工、电子

原件等方面还相对较弱。《中国制造 2025》明
确指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

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

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

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重点高端制造领

域。这表明，我国已经意识到发展高端制造业

的意义。但美国对此颇多忧虑，并成为中美贸

易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化解中美之间的

分歧，如何有效地落实这一规划，还需要探

讨，妥善把控。

近几年来，我国在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做

了大量的努力。但防备金融风险，不意味着釜

底抽薪，遏制金融产业的发展。正好相反，我

国必须强化金融产业的发展。在我看来，金融

业是我国当前的一个短板，需要尽快弥补，并

创新发展。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全球挥舞贸易

战和经济制裁的大棒，主要是其实力和影响

力，其核心内容是成熟市场、创新能力、科学

技术和美元金融。金融业对美国的发展起到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美元为例，全球几乎

90%的货币交易，都涉及美元，或者以美元的

形式来进行，这意味着全球每天都有价值 4.4
万亿美元的交易。此外，全球各大央行大约

60%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元，总计 6.5 万亿美

元。美国也是全球金融体系最为发达、最具创

新的国家。

虽然有人把金融产业划归虚拟经济，但

是，我们要赶超美国，离开了金融实力完全是

痴人说梦。我们必须补足金融方面的短板，包

括股市、债市和汇市诸多方面，尤其是要促使

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业发展，同时，自身也发展

成一个强大的产业。

在当前情况下，我国要在 3 个领域把长

期占用的资本解放出来，让其流入最需要的

地方和我国战略布局的领域：

一是房地产遥 居民购房的资金无非是自

有资金和贷款与借款。2007 年，我国居民债务

占可支配收入低于 35%，而最新数据显示，已

经高达 90%，差不多已经快追上美国次贷危

机前的水平了。这部分资金大多被套牢在房

产上。因为房价持续上涨，还出现了一个“炒

房”阶层，即购买住房不是用于居住，而是用

于投资，实则是投机房价持续上涨。无论是自

有资金，还是银行贷款，还是炒房资金，把本

应该用于正常投资的资金转移到了房地产，

会造成实体企业运营与发展资金的不足。

二是股市遥2018 年已弹指过去了一半。从

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今年美股纳斯达克指数

涨幅达 7.85%，其最近的三年涨幅为 46.54%。

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我国上证指数下跌

15.73%，深成指下跌 17.83%，分别位居 16 个

全球市场指数的第 15 名和第 16 名。而且，过

去三年的涨幅也双双垫底，从 2015 年 6 月 28
日以来，分别下跌了 33.53%和 37%。我国股

市套牢了绝大部分股民的资金，这样，一是造

成了民间资本投资实体企业的资金不足；二

是股市长期低迷，也造成了上市企业再融资

的困难。

三是国企占用资金遥 我国银行从资金安

全的角度出发，更愿意把资金贷给国有企业，

而非民营企业。但相对于民营企业，国企资金

占有量大、使用效率低。不少国企甚至成立小

额贷款公司，按 7%—9%成本从银行贷款，再

转手以 18%~24%的高利率贷给中小企业。这

不仅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紧张程

度，还大幅地推高了市场利率。还有补贴问

题。通过上市公司数据估算，2017 年，我国政

府向企业发放的补贴规模在数千亿级别，按

照取中性假设的估计值，同年企业所获补贴

的金额超过 4300 亿元。然而，政府补贴的分

配向国有企业倾斜，使得民营企业在融资成

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加剧了融资的压力。

总之，吸取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危机的教

训，我们要综合施策，短长结合，防患于未然。

短期内，要减少货币的超发，控制通货膨胀，

防范债台高筑，尤其是控制与减少地方债务，

防止和化解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从长远战略

角度看，一定要通过强化上述“三高”产业，打

造国家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化解中美贸

易战，防范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类似的危机，还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之

策。

别让房地产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

编者按
最近，我们听到了越来越

多来自企业家“呼吁减税”的声

音。为何年年减税降费，企业却

仍感觉税负重，在由凤凰网财

经和南开金融学院主办的南开

金融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五

位来自金融领域的专家和首席

经济学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